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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剪纸如何“活”在今天的绘本里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弯弯

□本报记者 杨茹涵

责任编辑：教鹤然

“写《月光蟋蟀》，让我有机会当了一回蟋蟀”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赵丽宏

□本报记者 教鹤然

记 者：祝贺您和您母亲合作的《妈妈的剪
影》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的创
作灵感来源于您偶然发现母亲珍藏的剪纸。是什
么促使您将这些剪纸转化为一本完整的图画书？

弯 弯：非常感谢你对《妈妈的剪影》的关
注。作品获奖，我和妈妈都觉得特别荣幸，给了
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的妈妈刘雪纯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
她年轻时有过很多剪纸作品。我们一家从乡下
搬到县城，从县城搬到市里，又千里迢迢搬到北
京，这些剪纸还好好地夹在旧报纸和旧杂志里。
报纸杂志已经泛黄，剪纸却保存得很好。一次整
理旧物时，妈妈翻出了她珍藏多年的剪纸。我们
几个小辈好奇地围上来，把剪纸一张张摊开在客
厅地板上。那一刻，所有人都被深深打动了——
这些剪纸既生动又朴拙，充满着民间艺术特有的
生命力。最让人惊喜的是，它们既保留了传统剪
纸的韵味，又透露出一种现代审美的大气与简约，
仿佛跨越了时空，依然熠熠生辉。我真心希望妈
妈这些心血之作能被更多人看到，也不愿让它们
默默蒙尘。我想到，可以用我比较擅长的图画书
语言把它们串成一个故事。这样妈妈独特的才华
便可以得以展现，也是帮她完成一桩心愿。

记 者：您曾提到母亲的剪纸风格是“随性、
稚拙、充满生活气息”的，但在整合成绘本时遇到
了叙事结构上的挑战。您是如何从散乱的剪纸
中提炼出一条清晰的故事主线的？

弯 弯：书里的剪纸是我妈妈的生活，她剪
自己种地、做饭、唱歌、踩缝纫机，她剪和朋友露
营、剪那辆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她带着我
和哥哥去找在北京进修的爸爸，在人挤人的车
厢里给我们找了两个松快的位置——躺在别人
的座位底下。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叙事
关联，在排版软件里被我筛选、重组，在这个过
程中，文字的创作和形式的呈现竟然逐渐清晰
了起来。

从画面里可以找到一个姑娘恋爱、结婚、怀
孕、育儿的生活轨迹，同时联想到妈妈乐观的性
格和她的传奇经历——连省城都没有去过的她，
独自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从湖南乡下来到新疆
乌鲁木齐学习了3个月的剪纸，为了照顾我和哥
哥，家务缠身，卖过树苗、做过食堂打饭员、清洁

工，40岁学五笔、学排版，50多岁拿起画笔画油
画、办个人展览……故事的轮廓出现了——关于
一个姑娘成长的励志故事。妈妈还有很多乡村
劳作的剪纸画面，我结合我们家庭的奋斗历程，
梳理出了快乐的姑娘和憨憨的小伙共同建设美
丽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的脉络。可以让读者从一
个女孩的成长、一个小家的变化，去感受生活的
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
求。同时紧紧抓住“爱与被爱”这一情感核心来
组织内容。譬如，姑娘年轻时爱弹琴、刺绣、裁
衣，婚后爱田园生活，有了孩子以后，为孩子弹
琴、刺绣、裁衣，延续这份热爱。她爱家庭同时也
不忘爱自己，比如，她修好了老古董风车，只为满
足自己的小爱好。还有父母之间的爱、孩子对爸
爸妈妈的爱，都藏在画面和故事里。

因为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没有跌宕起
伏的情节，只能在细微处注入情感、引发共鸣。
故事中最大的转折是爸爸坐火车离家学习，妈妈
一个人带孩子打理农场，这个情节也是我们的真
实经历：爸爸去北京进修两年，妈妈在老家带着
我和哥哥，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整体结构有了，接下来就是图文的搭配还有
逐字逐句的斟酌调整。通过与出版社的团队一
起打磨，重新梳理、组合，这些看似散落的碎片汇
聚成了一条温暖而连贯的生命河流，共同讲述了
一个关于成长、付出与传承的完整故事。

记 者：您在书中为母亲的剪纸重新上色，
用色彩表达情绪和氛围。能否谈谈色彩设计背
后的思考？例如，为什么选择粉色代表少女时
期，又是如何通过渐变色增强情感层次的？

弯 弯：妈妈的剪纸作品大多是用红色、白
色纸剪出来的，直接放到绘本里给孩子阅读会显
得单调，所以我想调整它们的颜色，让颜色也配
合着讲故事。我最先想到颜色可以突出重要的
物品或人物，让小朋友在复杂的纹样里能一下子
找到它们。于是，我把姑娘的琴、刺绣的鸟、肚子
里的宝宝等，变成了更显眼的颜色。

每一页的整体色调伴随着姑娘的成长逐渐
变化，年轻时的粉红、结婚时的深红、劳作时的亮
黄、分别时的深蓝……最后实现梦想时，生活变
得五彩缤纷。前一页会点缀后一页主色调的颜
色，为后一页的颜色变化做铺垫，这样就不会显

得很突兀，也不会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主角
“快乐的姑娘”一开始用粉色表现，是想营造出轻
快、美好、浪漫的氛围。还有一些颜色也是营造氛
围的，比如亭子里照在两个人身上的朦胧月光，那
一抹清冷的亮色勾勒出两个人的轮廓，传达出离
别的伤感，无须文字也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朋友们
聚在一起篝火晚会的场景中，蓝灰调人物的身体
边缘染上些许暖黄的火光，暗处的猫头鹰眼睛闪
闪发亮，画面瞬间就有了诗意。色彩的变化，为画
面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和细腻的情感。

记 者：您既是图画书作家又是美术编辑，
在数字化处理传统剪纸艺术时，您是如何做到保
留其手工质感的同时又增强故事表现力的？

弯 弯：剪纸需要先扫描到电脑，再把背景
去掉，然后换上颜色。在处理时，我特意保留了
轮廓边缘一些剪刀留下的毛边和缺口，这样更有
手工感，也符合故事的拙朴气质。有些剪纸因为
与文字内容不搭配，我做了修改。比如，妈妈给
宝宝换尿布那张，原作剪的是剪脐带的场景；婚
礼那张的头纱，也是后来加上去的；牛犁田那张
里的水塘、禾苗、果树等，同样是重新添加的，目
的是让跨页画面更丰富。

这本书的亮点，应该是书籍的装帧设计：亮

眼的桃红色护封用了专色印刷，很契合这本书的
女性视角；护封和三张内文跨页采用了激光雕
刻，让剪纸风格在镂空和光影效果下更具艺术
感。不过，为了避免激光雕刻时出现不完整或断
裂的情况，我需要调整过细的连接处——为避免
影响整张画的视觉效果，只能局部做细微的调
整。尤其是火车那张，细碎又繁复的修改工作，
特别需要耐心。此外页面的排版、图文比例的协
调以及多页之间的连续性和节奏感，也都综合考
虑了进去。作品还获得了新闻出版署的全国新
闻出版行业设计技能大赛职工书刊设计一等奖，
这也算是对我的“美术编辑”这重身份的肯定。

记 者：您母亲为了学习剪纸曾远赴新疆，
这种对艺术的执着令人动容。在得知您将她的
剪纸创作成绘本时，她有什么反应？是否参与了
创作过程的某些环节？

弯 弯：她特别高兴，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作
品能被编成故事、变成一本书。她很放心地交给
我来做，只有一些涉及过去的文字内容，我会去
问她，有些事我也是头一次听她讲。比如里面有
一个老古董风车，我一直以为那是打谷机，是妈
妈纠正了我的说法，帮我修改了文字。现在只要
有分享活动的机会，我都会拉着她一起去。活动

上，她会剪一些小动物剪纸，送给现场的小朋友
和工作人员。

记 者：绘本中不仅讲述了母亲的个人故
事，也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与家庭情感的传承。
您希望通过这本书向孩子们传递哪些关于家庭、
传统与爱的观念？

弯 弯：关于“家庭”，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词，
而是藏在像缝纫机这样的小事里，比如妈妈用它
给我做漂亮裙子，把旧窗帘改成抱枕，“嗒嗒嗒”
的声音里，藏着“为家人动手付出”的温暖，也藏
着“把普通日子过亮”的智慧。我长大后成了妈
妈，才懂这种“为爱的人花心思”的心意，会一代
代地跟着家的记忆走，这就是家庭最珍贵的样
子。其实，家庭里更藏着“我们一起努力”的力
量，这种“一起扛、一起闯”的心意，会比任何东西
都更牢固地把一家人绑在一起，最终变成我们心
里最珍贵的记忆。

关于“传统”，书里除了缝纫机，还有琵琶、刺
绣、蜂窝煤等老物件，它们不是“旧东西”：琵琶的
声音、刺绣的针脚、蜂窝煤旁的烟火气，都是我们
小时候的集体记忆；而剪纸这门老手艺，更像一双

“会说话的手”，让老物件有了新的生命力。老物
件所承载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与文化深度，也借
这个故事，自然地走近小读者。原来，传统从来不
会消失，它就藏在这些摸得着、看得见的手艺和物
件里，跟着我们的生活一直“活”下去。

关于“爱”，我想表达的是：除了对家人的爱、
对生活的爱，还有对自己的爱——为爱的人付出
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取悦自己”，葆有自己的爱
好和梦想。

记 者：《妈妈的剪影》是否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您是否计划继续以剪纸或其他传统艺术为
形式创作更多作品？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当代传播有哪些期待？

弯 弯：现在我正在创作一本关于搬家的图
画书，和我之前出版的《回乡下》《和我玩吧》一
样，灵感也来源于我的童年记忆。之后或许会继
续创作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载体的作品，作为《妈
妈的剪影》的系列作品。最近，我还在为一个展
览创作《妈妈的剪影》的相关装置作品，我觉得这
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好机会。未来，也希望能办一
个有趣的绘本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展览。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奖

记 者：赵老师好，祝贺您的《月光蟋蟀》获
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中外儿童
文学史上，以昆虫为叙事主人公的童话作品并不
少见，E.B怀特的《夏洛的网》、安徒生的《甲虫》、
叶圣陶的《蚕和蚂蚁》等，都塑造了让我们印象深
刻的昆虫形象。获奖作品以蟋蟀“铁头”和“玉
顶”作为童话叙事的双主角，这样的选题和构思
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赵丽宏：我一直认为天下的一切生命都是有
灵性的，走兽、飞禽、昆虫、鱼，甚至树木花草，都
和人一样有意识有感情，有它们自己独有的语言
和交流方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认识。
我养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猫、鸡、鸭、鸽子、麻
雀、蝈蝈，当然还有蟋蟀，花心思最多的是它。那
时候养蟋蟀是为了斗蟋蟀。但是我比别的孩子
多一个心思，我觉得蟋蟀唱歌好听，听它们唱歌，
让我心情愉悦，让我生出很多奇思妙想，还可以
吹口哨模仿各种各样的蟋蟀鸣叫。我觉得那些
蟋蟀就是我的朋友，也发现天下的蟋蟀每一只长
得都不一样，鸣唱的声音也不一样。这和我们人
类世界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

《月光蟋蟀》写作花费的时间不算很多，但
我在心里酝酿这个故事已经很多年了。可以
说，从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心里一直有这
个故事。写作的时候，我耳畔是一片蟋蟀的鸣
唱声，这是大自然的声音，也是记忆的回声。我
在城市出生长大，但更热爱乡村，因为乡村有自
然美景和天籁之音。小时候我经常去农村，最
喜欢在有月光的夏夜，坐在田野边听昆虫的鸣
唱，那是无比美妙的生灵大合唱。而昆虫的鸣
唱中，最动听的是蟋蟀的歌唱。我曾经想：蟋蟀
唱得这么好听，它们在唱什么呢？大半个世纪
之后，我“返老还童”，试图用《月光蟋蟀》来回答
童年的问题。

记 者：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月光蟋
蟀》至少有两种“读法”，其一是带入蟋蟀“铁头”
和“玉顶”的视角，读到的是一个逃离人类圈养和
格斗命运，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的故事；其二是带
入孩童“亮亮”和“灿灿”的视角，读到的是一个克
服“玩闹”天性，理解爱护动物、爱护自然意义的
故事。甚至还可以带入“纸先生”“舅舅”等成人
视角，反思那些习焉不察的成人社会逻辑背后隐
藏着的趋利与自私等问题。不同的阅读方式，会
看到迥然相异的故事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具有
成长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童话作品的
理想读者是不是也不局限于少年儿童？

赵丽宏：谢谢你读得那么仔细，发现了我这
部小说写作中的一些良苦用心。传统的童话是

把世间的一切都拟人化，动物植物甚至各样无生
命的器物，都能像人一样开口说话，和人交流。
实际上是把所有一切都变成了人。《月光蟋蟀》不
是这样，蟋蟀是蟋蟀，人是人，昆虫和动物有灵
性，有感情，有思想，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法说人
话，无法直接和人交流。人和动物之间必须通过
特殊的也是自然的方式互相了解，产生交流，这
样更有一种真实感，但也给写作增添了难度。你
说得对，《月光蟋蟀》中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叙述视
角，有蟋蟀的视角，有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视角，也
有叙述者的万能视角。不同视角的切换融合，让
不同的生灵有机会交流，也成为推进故事情节发
展的一种动力。

《月光蟋蟀》的读者大多是孩子，也有很多成
人，甚至有老人。一些热衷养蟋蟀的朋友，也喜
欢读这本小说。小说中的蟋蟀故事尽管虚幻荒
诞，但源头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小说中有一个
细节，玉顶进入纸先生的蟋蟀房后发出鸣叫，屋
子里所有的蟋蟀立即停止鸣叫，再也不敢发声。
这个细节初稿中没有，我和一位精通蟋蟀的朋友
聊天时，他告诉我自己曾亲身经历过，并说这是

“王者之声”。我在小说中添加了这个情节。这
也许就是你说的文本的“成长性”之一。

记 者：“斗蛐蛐”是从古代就开始流行的一
种娱乐活动，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玩乐的记忆。但
这部作品借蟋蟀之口，进行了许多有哲学深度的
思辨与追问，比如“我们格斗是为了什么？我们
跳高是为了什么？”在纸先生看来，蟋蟀就是为了

格斗而生的。但在老蟋蟀口中，蟋蟀和蚂蚁是为
了生存才格斗的。人类与昆虫对“格斗”与“生
存”的理解完全相反，类似这样的“矛盾体”在作
品中比比皆是，是否暗含着您对人与自然如何和
谐共生的独到理解？

赵丽宏：我小时候无数次看过蟋蟀格斗，它
们在蟋蟀盆中拼死厮杀，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
象。但蟋蟀的格斗也让我感觉到一种残酷和残
忍，很多次格斗是以失败一方的残废或死亡为代
价的。目睹那些再也无法鸣唱的失去生命的蟋
蟀，让人悲哀。我曾为此困惑，也曾无数次自问：
蟋蟀为什么要格斗？这样你死我活的格斗对它
们有什么好处？我也想过，人为什么喜欢看蟋蟀
格斗？小时候没人能给我答案。儿时读《聊斋》，
我最喜欢《促织》这一篇。我曾想哪天也能变成
一只蟋蟀，就可以探知蟋蟀世界里的所有秘密，
也可以用蟋蟀的眼睛看看人的世界。多年前，李
国文先生主编一套《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请很
多小说家用白话文改写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
名篇，我就选了《促织》。在改写时我加入了自己
对蟋蟀的很多想象，写成一个小中篇。这次改写
更让我加深了这样的想法：我要写一个前人没有
写过的关于蟋蟀的故事，写一个表现蟋蟀命运的
故事，写一个人和蟋蟀交往的故事。但这个故事
怎么写？写成童话，让蟋蟀见到人就开口说话，
让所有的物种都具备人的习性和能力，毫无障碍
地对话交流，这样，非人的物种和人没有了区
别。这样的童话不真实，不是我想写的故事。当

然，《月光蟋蟀》这部作品是完全虚构的，它是一
个蟋蟀世界中的人性故事，也是人类和蟋蟀奇妙
邂逅、平等交流、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故事。这
部作品里有昆虫动物世界中的故事，也有人对昆
虫动物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前者是童话，是幻想
出来的故事；后者是人类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把
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想写的内容。
可以把它视为小说，也可把它归类为童话。

写《月光蟋蟀》，让我有机会当了一回蟋蟀，
并写出了酝酿多年的故事。小说中的两只蟋蟀

“玉顶”和“铁头”追求自由和生命的意义，它们和
我一起继续探讨着蟋蟀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很多
问题，这些问题和生命有关，更和人性有关。小
时候没有获得答案的问题，也许仍然没有明确的
答案，但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
题，并和小说中的生灵一起寻觅、体验、思考。

记 者：作品有一处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
刻，小男孩亮亮梦游时意外地打开了蟋蟀盆的盖
子，起初玉顶以为亮亮要放它离开，在壁虎阿灰
的解释下才理解并非如此，随后在“坚守承诺”与

“追求自由”之间作出艰难抉择。其实，舅舅因为
经营不善不得不借高利贷，后无法偿还高额利息
而寄希望于斗蟋蟀取胜，严格来说，算得上是对
玉顶的“道德绑架”。但它知道实情以后仍然选
择留下，哪怕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蟋蟀的“有
情”与“有义”，反衬出“和尚头”“高利贷老板”等
人的“薄情”和“寡义”，您为何会在作品中作这样
的艺术处理？

赵丽宏：小说中出现这个细节，并非构思中
的预设。创作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写着写着，会
改变思路异想天开，有神来之笔，故事也有了出
乎意料的发展。小说中玉顶答应帮助亮亮的舅
舅后，本来的构想是第二天进城去实现承诺，但
感觉这样太平淡，是否可以出现一点曲折呢？我
想起小时候遭遇蟋蟀逃走的情景：掀开盆盖，蟋
蟀一跃而起跳出盆外，满地乱蹦，有时能抓住，有
时眼睁睁看着蟋蟀钻进墙缝跳入草丛，不见踪
影。有天晚上，盆盖没有盖好，第二天早晨起来，
发现盆里的蟋蟀逃走了，让我懊丧不已。于是便
构想出这个细节：进城前夜，亮亮梦游，打开了蟋
蟀盆盖，让玉顶有了投奔自由的可能。在宝贵的
自由之诱惑和困守樊笼的承诺守信之间，出现了
极为艰难的选择，然而玉顶最后选择信守承诺，
留在了敞开的蟋蟀盆里。人间有轻诺寡信，有言
而无信，也有“一诺千金”的诚信，有“君子一言驷
马难追”的赤诚。在以玉顶和铁头两只蟋蟀为主
角的故事中，蟋蟀的行为，其实都是折射人间的
品行。玉顶的行为，是有情有义、忠诚守信的君

子所为，这样的高贵品格，反衬的是人间的无常
和无情。

记 者：此前，您创作过《与象共舞》《黑木
头》《树孩》等展现人与自然万物深刻联系的文学
作品，《月光蟋蟀》也延续着万物有灵的生命关
怀，尤其是故事结尾蟋蟀“铁头”和“玉顶”在家乡
的田野上重逢的时刻，让读者真正理解了“我在
月光下歌唱，我是自由的精灵”的意义。能不能
请您谈谈，作家要如何写好生态主题的儿童文学
作品？怎么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传递生态意
识、展现生态之美？

赵丽宏：世间万物有灵，生命之间如何互相
关爱和尊重，确实是我在很多作品中表现的主
题。但你提的问题，我很少做理论上的思考，只
是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回答，通过作品中各
种生灵的曲折命运来表现。我的《黑木头》《树
孩》《小黑虎》《白雪公主逃亡记》《灰天鹅的奇遇》
《树上的卡拉斯》等儿童小说，和《月光蟋蟀》一
样，都是这样的实践。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必
须尊重儿童，要有儿童的视角，有纯真的童心，有
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场景和情趣。那些摆出架
子教化儿童的作品，一定会被孩子们拒绝。

记 者：您不仅经历过中文系的学术训练，
也有过多年文学编辑经验，兼具学者、编辑、作家
多重身份。很多学者在评价您的儿童文学创作
成绩时，都会提及“跨界”这个词，大家普遍认为
您是从成人文学或纯文学“跨”进儿童文学领域
的作家。近年来，也有很多作家和您一样，开始
向儿童文学转型。您怎么看待这种“跨界”与“转
型”？

赵丽宏：我并不认为自己写儿童题材的作
品是“跨界”和“转型”。作家写儿童题材的作
品，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作家都有童年，几乎
所有作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写过自己的童年生
活。有些作家的童年回忆，并没有被人看作儿
童文学，有些作家写童年生活，写儿童题材的作
品，就被看成了儿童文学。这里大概有一个分
界。有的作家写童年回忆，并不是为了给孩子
看，只是以一颗历尽沧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
时光，传达的还是成人的看法和感情，即便是虚
构的作品，也是如此。这类文字适合成人看，不
被看作儿童文学很自然。有些作家写儿童题材
的作品时，一颗心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作品的视
角是孩子的，文字中的情感和趣味也是孩子的，
人生的喜乐悲欢，在童年的生活中都可以得到
体验。这样的作品，孩子喜欢，成人读者也有共
鸣。这样的写作，仍是在文学的大花园里漫步，
不必拘泥于“跨界”。

《妈妈的剪影》，弯弯、刘雪纯文图，中国
和平出版社，2024年5月

弯弯和妈妈刘雪纯

《
月
光
蟋
蟀
》
，
赵
丽
宏
著
，
新
蕾
出
版
社
，

2024

年1

月

赵丽宏


